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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3 日电
(记者王春燕、魏婧宇)训练、写作
业、训练、放松……“奔跑女孩”郑
国花的暑假比平常还要忙碌。

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
的郑国花从小在爸爸郑龙指导
下坚持训练、努力追梦，她的故
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
注。暑假开始后，郑国花得到内
蒙古自治区体育局的帮助，接受
专业训练。

7 月 24 日，郑国花来到位
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内蒙古
体育局武川训练基地，跟着与她
年龄相仿的小队员们一起进行
近一个月的专业训练。来到新
的环境，开始新的训练，郑国花
感觉一切都很新奇，充满了挑战
和乐趣。

郑国花期待已久的专业训
练，却是以“沮丧”“苦涩”开始的。
刚结束期末考试，郑国花顾不上
休息，就来到武川训练基地。开
始训练后，郑国花表现出与专业
运动员极大的差距，动作不规范、
脚踝力量不足等弱点，让她的“首
练”显得格外艰难。

完成第一天的训练后，她
沮丧地说：“我都想哭，差距太
大了，训练各种跟不上。速度、步伐，还有刚刚的器械训
练，我都差太多了。而且这儿的海拔高，感觉现在呼吸都
费劲。”

练了十天之后，郑国花沮丧的情绪被挑战自我带来的乐
趣所取代，她对这种特殊的暑期生活格外满意。谈到收获时，
16 岁的她最先提起的不是成绩，而是独立与朋友。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离家外出训练，所以收获挺大的。
最主要的收获就是感觉自己变得更独立了，不再像以前那样
总是依赖爸爸。初中三年基本上没有出去玩儿过几次，所以
总感觉自己没有朋友。这次一个人外出训练使我各方面都有
提高，教练对我很关心，和队友相处得很融洽。”郑国花一口气
说了很多。

“那成绩呢？”
“成绩也很好，教练给我调整之后，我感觉比之前在家要

好。来训练基地之前，今年 400 米最好成绩是 1 分 10 秒，在
这里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在跑了 600 米后，400 米成绩还能
达到 1 分 06 秒。”郑国花现在已经将心态调整好，她明白，自
己并不是要跟专业运动员比成绩，而是要多向教练和队友学
习科学的训练方法。

再过半个月，郑国花将迎来一次检验自己训练成果的“小
考”。8 月 17 日，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将
在鄂尔多斯市召开，郑国花要参加 400 米、800 米等多个项目
的竞赛，她也期待着在这次比赛中能取得一个或多个项目的
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

“在教练的帮助下，感觉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只要拼尽
全力就好，先不去想成绩。”郑国花说。

在这个夏天，郑国花就像一棵小树，吸收能量、向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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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在山西部分农村走访时发现，虽然正值暑假，但
村里的街道、广场、田间地头很少见到孩子的身影，一问之下，
才知放了假的孩子们仍然“忙得不得了”。

在太原南部一个村庄，记者遇到了 12 岁的轩轩。放假
以来，他几乎每天与手机、电视为伴，不是打游戏，就是看动
画片、电视剧。轩轩的爸爸跑长途货运，妈妈总是在大棚里
忙活，都没空陪孩子。轩轩的奶奶说，有时候孩子看得太久，
她也会阻止，但轩轩根本不听，急了还顶嘴。“平时有学校
管，娃还看得少，一放假就管不住了。你说娃的眼睛能受得
了？”

记者走访发现，暑期用眼过度的现象在不少农村儿童中
存在。有孩子跟着电视台追剧，一看就是一整天；有家长晨起
上厕所，竟发现孩子“刷了一夜手机”；一位妈妈“吐槽”说，为
了让孩子少看电子产品，每天都要“斗智斗勇”：改密码、藏充
电线、没收手机……

一些家长为了“给娃找点干的”，把孩子送进了补习班，既
能补功课，也图个省心。但记者走访一些农村补习班发现，威
胁孩子视力健康的因素同样存在。

在晋中某村的“补习班”里，记者看到，小小一处农家
院落，聚集着四五十个孩子，孩子们按年级分班，被置于院
中各处，有的在昏暗的门道里，有的在没有照明的旧房内，
桌椅板凳高低不一，孩子阅读写字时的错误姿势也无人纠
正。“补习班”的老师说，孩子们除了中午回家吃饭和午休，
几乎一整天都在这里，不上课时就写作业，很少开展体育
活动。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引起高度关注，各级各
地出举措、抓落实。暑假期间，随着学生从校园回归家庭，近视
防控的责任更多地转移到家长身上。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
近视防控的环境、观念和知识还远远不足，农村儿童也面临着
较大的视力损害风险。

“谨防暑期成为农村儿童视力损害高峰期，还需全社
会通力合作。”山西省眼科医院社区办主任曾建林建议，教
育部门和卫生部门可以在暑期利用多种载体开展健康教
育活动，向学生及家长传递近视防控知识。此外，相关部
门、基层单位应当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期文体活动，吸
引和发动农村儿童参加，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兴趣爱好和
休闲方式。 （记者马晓媛）

新华社太原 8 月 3 日电

暑 期 沉 迷“电 玩”

农 村 孩 子“伤 眼”

新华社重庆 8 月 2 日电（记者周闻韬）盛
夏时节，烈日烘烤着山城重庆，街道上人影稀
疏。邹文华的脚步在江北区东升门路边的一
处窨井旁停下，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作
为区城镇排水事务中心的一名疏浚工，他需
要 24 小时待命，与 34 名同事一道，确保 604
公里城市地下“血管”的通畅。

套上一身工作服，麻利地系上安全带，再
用铁钩撬开窨井盖，邹文华沿着井壁缓缓下
爬，不一会儿便来到深约 2 . 5 米的井底。他
开始借助铲子等工具清掏这里的灰黑色淤
泥，装进铁桶，再由守在上方的同事拉至地
面。为确保安全，约 20 分钟作业后，邹文华需

要返回地面休息一下，这时他身上的工作服
早已湿透。

“夏季室外作业期间，温度一般超过 35
摄氏度，有时井里通风不好，待在里面就像快
被蒸熟的米饭一样。但管道疏通等不得，大家
的正常生活更耽误不得。”邹文华擦了擦脸上
留下的泥沙污迹，一口气灌下半瓶矿泉水后，
又一次下了井。

在高温下工作，疏浚工们遇到的挑战之
一是对皮肤的伤害。地下管网线路复杂，尽
管身着工作服，但依然容易被擦伤；长期泡
在污水环境中，更需要他们常备皮肤类
药物。

一旦遭遇强降雨，地下管网超负荷运转，
邹文华的神经便始终处于紧绷状态。7 月以
来，重庆主城区连续遭遇多轮暴雨袭击，一些
路段积水过深，他和同事们的手机全天候开
机，微信也一直在线，只要接到抢险通知，便
立即出动，奔赴一个个抢险现场。随行的工作
车上常备着方便面、面包等食物，但大家还是
经常忘记吃饭。

今年恰好是邹文华入行的第 10 年。在他
看来，疏浚工作的强度和危险性需要一颗坚
韧的心去面对，虽然辛苦，但也值得。“我要尽
自己所能，继续做好工作。”

（参与采写：黄佳艺、李嘉莹）

山城疏浚工：为城市“血管”化瘀

▲均为 8 月 3 日工人在长江文创产业园项目工地施工。
进入 8 月，武汉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在湖北广电传媒基地工程的工地上，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

1500 多名工人持续奋战，力保工程进度。该工程是我国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广播影视媒体基地，
由湖北广电传媒大厦项目、长江文创产业园项目、广电生活配套项目三大板块组成，总建设规模
130 万平方米。自今年 3 月 25 日获批正式复工以来，承建方克服困难，把因疫情影响耽误的工期
赶了回来，预计将按原计划完成建设任务。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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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城市美容师的 24 小时
新华社福州 8 月 3 日电（王任远、赵雪

彤）凌晨三点的福州市仓山区上雁支路，街灯
穿过榕树的层层枝叶映在地上，光线幽黄。街
面难见行人，很久才会有一辆车经过，大灯扫
过街角。整座城市还在熟睡中，58 岁的环卫
工人赵珍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换上工作服，赵珍从路边走出来，开始
清扫路上的大量树叶。福州有“榕城”之
誉，行道树多为榕树。“榕树是常青树，冬
天不秃，但是每天都掉不少叶子。”赵珍来
自四川达州，用一口四川味儿普通话告诉
记者。

在赵珍负责片区的另一头，赵珍的丈夫
杨华银也来帮忙。“老婆三点开工，我啷个能
在家睡大觉呀！”杨华银笑着说，“两个人一
起干，她不会太辛苦。”几年前，他们从四川
达州一起来到福州打工，杨华银做建筑工
人，赵珍曾在饭店做服务员。自打去年赵珍

改做环卫工人后，每天凌晨，杨华银都会陪
着妻子把负责片区扫一轮，六点多再去工地
工作。

杨华银扫的这头有家建材店，一堆废料
散落在店门口的花坛边。杨华银的竹扫帚从
混杂着废料的落叶上扫过，一时间自己被飞
扬的尘土包围。

不远处，一黄一白两只小狗正在相互嬉
闹。“‘小胖’和‘小白’也不偷懒。” 赵珍告诉
记者，这是她俩养的狗。在外打工，小狗的陪
伴给疲惫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慰藉。

天色渐亮，远处菜市场的摊贩陆续到达。
凌晨六点，夫妻俩一轮扫完，杨华银把扫帚交
给赵珍便匆匆离去，等待他的还有八小时的
工地工作。

七点半，赵珍到菜市场买了个馒头。菜市
场就摆在马路两侧，搭着简易的长桌和遮雨
棚，此时人群熙熙攘攘。一些人在挑选的过程

中掰下的菜帮子、果皮等被随手扔在马路边。
赵珍啃着馒头，一边走过去捡起地上的垃圾。
垃圾从行人的手中滑落在哪里、从车窗外飘
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午时，烈日当空，影子缩短到了脚底。
赵珍拿着饭盒，走到树荫下，这是她一天中
最惬意的时光。饭盒里，是她前一天晚饭做
的带鱼和肉片。赵珍告诉记者，丈夫在工地
有盒饭吃，所以自己一般都带上前一晚的
剩菜，省时省力，中午吃完可以早点回到岗
位上。

十二点半，杨华银又出现了。“今天工地
上轻松，中午大家在休息，我就再过来帮着打
扫打扫。”杨华银拿着扫帚，金灿灿的阳光打
在他黝黑的后背上。

午后的气温不断攀升，路上的行人和车
辆又变得稀少，只有夏蝉与竹扫帚的二重奏。
两只小狗坐在树荫下伸着舌头，望着夫妻俩。

“辛苦是辛苦，但这项工作总要有人来
做。”赵珍说。尽管劳累，但赵珍热爱自己的工
作，“把街道打扫干净了，大家的心情也就好
了。”

累了，赵珍就在垃圾车上放下工具，到
花坛旁的长椅上坐一会儿；渴了，她就从垃
圾车上拿出家里带的大塑料瓶咕咚咚地喝
上一大口水；倦了，就弯腰摸摸“小胖”和“小
白”……

“趁着这几年，好好攒点钱好养老，以
后孩子也能少操点心。”赵珍告诉记者。下
午六点，杨华银从工地回来，额头挂满了
汗珠。

“下班啦！”赵珍向记者摆摆手，“吃完晚
饭、做做家务，八点就该睡觉了。”伴着落日余
晖，脱下工作服的赵珍和杨华银走在回家的
路上，两只小狗紧跟着他们。两人的身影渐渐
远去，消失在晚高峰的人群里。

新华社福州 8 月 3
日电（记者陈弘毅）正午
时分，炎炎烈日炙烤着
柏油路面。蒸腾的热气
下，路上寥寥可数的行
人加快了脚步。顺着福
州地铁 4 号线池边站的
施工便道，记者来到正
在施工的盾构隧道里。
本以为地下十几米深的
地方会凉爽些，不想扑
面而来的是一阵密不透
风的湿热。顺着一眼望
不到头的盾构隧道步行
一百多米，记者的衬衣
已经湿透了。

走在前头的中建海
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福
州地铁 4 号线 6 工区项
目总工程师傅鑫晖递过
来一张纸巾，笑着说：
“隧道里的盾构机作业
时产生大量的热，虽然
有风管把新鲜空气源源
不断送进来，但盛夏正
午时分，隧道里的温度
也能达到 40 多摄氏度。
我们的工装每天湿了
干、干了又湿，到下班
时，后背上都是白色的
一条‘结晶盐’。”

打开傅鑫晖的手
机，最近几天的步数都
在 2 万以上。他每天的
工作需要奔走在项目
部、各车站、盾构区间之
间。从盾构井走到正在
作业的盾构机进行巡
查，一个来回就要在闷
热的隧道中步行 1 公里
多。为了做好防暑，项目
工会在施工场地设置了
多处“驿站”，员工可以
免费自取凉茶、藿香正
气水等。

福州地铁 4 号线 6
工区全部位于闹市区，由中建海峡承建，包含
2 站 3 区间，火热的地铁施工现场与繁华都
市的车水马龙仅一墙之隔。身为项目总工程
师，傅鑫晖感到“压力山大”。虽然地铁施工规
范中对于地面沉降等风险有相当严格的规
定，但是，为了更好地保证项目施工质量、把
对周围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小，项目
部“自加压力”，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指标要求，
确保地铁施工万无一失，打造精品工程。

想要在项目部办公室里遇见傅鑫晖的
“概率”很低。从早上 8 点上班，傅鑫晖就奔
走在一线，协调解决各种问题。“在盾构掘
进过程中，我们同步进行地面巡视和沉降
监测。一旦发现沉降大于我们设置的‘预警
线’，就马上分析研判，采取相关应对措施。
我必须时刻在一线，才能第一时间发现和
解决问题。”傅鑫晖说。

地铁在正式动工前已经做了详细的地
质勘探，但施工过程中总有各种意想不到
的难题。傅鑫晖指着陈列在项目部的一排
瓶瓶罐罐说：“这些是在不同地层盾构掘进
中采集到的各种渣土样本。”记者发现，短
短的几百米施工区间，就出现了多种截然
不同的地质，既有深灰色的淤泥，也有坚硬
的花岗岩，还有砂质土层。

不论是盾构掘进，还是车站施工，所有
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都汇总到傅鑫晖这儿。
每到这时，他总是带头下基坑，进入闷热潮
湿的隧道里排查故障，给出专业的技术解
决方案。问题没有妥善解决，他坚持不离
开。下班以后，傅鑫晖仍然选择继续“泡”在
工地上，总结当天施工情况，并协调处理各
种问题，忙碌到晚上十一二点回家是常态。

作为地铁施工技术创新工作室的骨干
成员，傅鑫晖带领项目团队已经攻克了
100 余项施工难题，同时，通过深化设计管
理，累计完成了 9 项以上的优化。在全体施
工人员的努力下，池边站成为福州地铁 4
号线最早一批封顶的车站之一，项目部在
去年福州地铁 4 号线施工单位综合考评中
获得第一名。

1984 年出生的傅鑫晖感到最亏欠的，
是自己的家人。“每天回到家已是深更半
夜，孩子早已入眠，只有早上上班前可以陪
他玩一会儿，但家人都对我十分支持。身为
福州人，能够参与到福州地铁建设中，为市
民尽快乘坐上安全、便捷的地铁出一份力，
一切付出都值得。”傅鑫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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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电（记者刘高阳）火车
轰鸣声回荡在山谷与隧道间，太焦铁
路 12 号隧道出口，焦积红正举着拢起
的黄色信号旗向火车司机示意安全。

面前是大山，背后是悬崖，巡山、
捅山、缝山……与大山为伴，焦积红这
位普通的铁路工作者，用 30 年的时间
防止危石掉落在铁路线等安全类事
故，确保了晋煤外运咽喉要道的运输
安全。

看守点的工作看似简单，但责任
重大。太行山石灰岩结构的山体易发
生边坡溜坍、危石坠落，严重危及太焦
铁路的运输安全。作为国铁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月山工务段的桥隧工，每
年汛期，焦积红都工作在太焦铁路
k354+600 到 K355+344 间的看守点，
这里山体风化严重，弯道多、隧道多，
是太焦铁路线上的一级防洪点。

53 岁的焦积红有一套处理危石的绝活。
“火眼金睛、敲击听诊”，小钢钎敲击岩石，通

过声音判断情况，看岩石是不是离开母体，小
撬棍撬动岩石，观察松动及范围，确定整治

方法。
“有的石头山下看着离缝了很吓

人，其实下面还有很大部分和山体连
在一起，这样的尽管放心。有的看着正
常，近距离一敲一看一撬，危石就呈现
在眼前。”焦积红说。

铁路部门汛期防危石坠落的措施
也不断升级。“带有监控功能的异物侵
限报警系统，只要山上的石头掉到铁
路上，就会触发报警。”看守房内，焦继
红操作电脑上的线路障碍自动报警系
统和危石位移监测系统，距离小屋
500 多米范围内悬崖、山洞、线路弯道
和周围环境等状态都清晰地呈现在眼
前。即使在夜晚，危石地段安装着的高
强度 LED 射灯，也能将危岩照得清清
楚楚。

30 年的时间，铁路安全已成为焦
积红最大的安心。“晚上山里静得吓

人，偶尔还会有狼叫。但听到火车风笛声和隆
隆的车轮声，我就觉得十分安心。”焦积红说。

面前是大山，背后是悬崖，巡山、捅山、缝山……

铁路守护者：“火眼金睛”察危石

▲国铁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月山工务段桥隧工焦积
红注视火车通过（ 7 月 23 日摄）。新华社发（王占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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